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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ed An Bei's Epitaph of the Sui dynasty is the only epitaph for a Chinese Sogdian ever

found in the Luoyang area. It recorded how An Bei’s ancestors came to Luoyang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how An
Bei and his father served the Northern Qi court. Although An Bei was good at business, he followed the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s
of filial piety,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believed in and practiced Zoroastrianism.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hinese Sogdians were un-
der multi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ir way of thinking and conduct. The epitaph also demonstrates a shared desire among Chinese
Sogdians who were eager to enter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become part of it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安备墓志》是近年出土于洛阳的隋代墓
志，出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此后该墓志以
及墓葬中相关文物被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

收藏，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葛承雍率先对该墓
志做了研究，考证了安备的家世和仕宦经历，指

出安备是一名信仰祆教的入华粟特人后裔。文
章还对安备墓出土石榻上具有祆教色彩的图像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对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中

祆教的传播进行了重新认识
［1］。另外，该墓志拓

片曾在“2009 年洛阳第二届民间收藏精品展”上
展出，拓片图版还收入了《洛阳民间收藏精品
集》一书［2］。该墓志铭共 18 行，每行 18 字，共
315 字，魏体，有界格。字数虽然不多，但其中蕴
含的历史讯息却非常丰富。这里笔者服膺葛氏
文章对于祆教石榻以及安备祆教信仰的分析考

证。只是葛氏文中该墓志铭的录文及相关考证
尚有可议之处。而笔者长期从事洛阳隋唐外来
移民研究，故结合洛阳以往出土的石刻史料，对

于安备家族及其仕宦经历以及晚年生活、安葬地
点再做考释，庶几对该问题研究有所补益。墓志
铭全文如下:

故开府长兼行参军安君墓志铭 /

君名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其先 /
出于安居耶尼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 /，
名沾典客。父知识，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 /、
千乘县散男。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
此 /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善于白圭之术，
蕴 /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讷言敏行，唯
事安 /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
邦国。武 /平之末，齐许昌王莫府初开，牒为长兼
行参军 /。一参府寮，备经驱使。虽未执断，小心
恭奉。时辈 /之中，谦直逊顺。屡展懃诚，渐望昇
进。但事与愿 /远，遇周统齐，许昌失宠，归于廉
之第。君便义绝 /，遂还旧庐。敛志东罼，归田二
顷。忽萦疾，医僚无 /工。大命运穷，奄从朝露。
时年卅有四，以大隋开 /皇九年岁次己酉十月辛
酉朔廿四日甲申葬 /于瀔水之南、张分桥侧。恐
山壑时移，乃为铭曰 / :
门标贵胄，世代高良。比兰斯馨，譬蕊能芳。弱
冠 /释褐，奉事君王。年始过立，奄归元常。
据墓志记载，安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

刘里人。阳城北魏属阳城郡，隋初属河南郡，治
所在今天河南登封市东南的告成镇。安备“其先
出于安居耶尼国”，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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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安备墓志拓本

中古时期汉地的安姓都是来自

中亚粟特地区的城邦国家———
安国，其具体位置在今乌兹别

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安国在北
魏时代称为忸密，《魏书》卷
102《西域传》载“忸密国，都忸
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

千八百二十八里。”［3］忸密早
在北魏时期就曾向北魏政权朝

贡，《魏书》卷 8《世祖纪》记载
“宣武帝永平二年 ( 509 ) 春正
月，忸密和其他西域国家遣使

朝贡”［4］。到了隋唐时代，忸
密在史书中被称为安国。如
《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记
载“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
喝，元魏谓忸蜜者。”［5］据记
载，玄奘西行取经经过这里时

中安国称喝捍国，西安国称捕

喝国，东 安 国 称 屈 霜 你 迦

国
［6］。墓志中安居耶尼国应
该指的就是安国，只是这个称

谓在北朝隋唐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从未出现过，属

于仅见。
自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中原政权和西域关

系的日渐密切，许多西域胡人已经来到了洛阳。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安姓粟特人早在西晋

年间已经居住在当时的洛阳城了。2004 年，考
古工作者在洛阳偃师首阳山镇北的邙山上发掘

了西晋支伯姬墓，墓中出土的墓志砖铭文曰“永
康元年二月廿一日安文明妻支伯姬丧”。支伯姬
应是月氏人，永康是晋惠帝年号，即公元 300 年，
安文明此时就居住在洛阳

［7］。只是永嘉之乱后，
北方陷入长期的战乱，洛阳遭到严重破坏。北魏
时期，随着北方的统一，北魏国力日趋强大。太
武帝拓跋焘时期，开始经营西域，他数次遣使臣

出使西域，北魏与西域的交往逐渐频繁。魏孝文
帝迁都洛阳后，日趋繁荣的洛阳成为中外文化交

流的中心。许多西域使臣前来朝贡，所谓“蕃贡
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8］因此来
到洛阳的西域人数量相当大。《洛阳伽蓝记》卷
3 记载了当时胡族来华的盛况，“自葱岭已西，至

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
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
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洛阳
出土的《鄯月光墓志》记载鄯月光是车师国前部
王车伯生儿子的妻子，既然鄯月光葬于洛阳，车

师王子当然也居住在洛阳
［9］。《鄯乾墓志》记载

其是鄯善王鄯宠的孙子，其父鄯视在太平真君六

年归附北魏，因而他们成为洛阳洛滨里人。鄯乾
就在北魏做官，先后任员外散骑侍郎、城门校尉、
安定内史等职，鄯乾死后葬于洛阳邙山，鄯月光

和鄯乾都是西域鄯善国来到洛阳的贵族
［10］。北

魏文成帝的妃子于仙姬“西城 ( 域) 宇阗国主女
也”，则来自于阗国［11］。虽然目前洛阳还没有发
现北魏进入洛阳的粟特人墓志，但从洛阳以往出

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的追述来看，这一时期来到

洛阳的粟特人数量也不少，如《康婆墓志》载“本
康国王之裔。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
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12］《安静墓
志》载“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周南指的就
是洛阳，说明其祖上也是在北魏时期来到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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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3］。
而《安备墓志》记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

入朝，名沾典客。”则安备先辈也是在北魏时期来
到洛阳的粟特人，正因为如此，他担任了典客的

职务。北魏有典客署，其长官是典客监，负责接
待外来使臣、蕃客的职官。或许安备祖上就是前
面提到的宣武帝永平二年( 509 ) 来到洛阳的，并
在典客署任职。安备的父亲安知识，史书无载。
据墓志记载，他曾任北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
千乘县散男。车骑大将军职位很高，属二品。关
于直荡都督，在北魏、北齐隶属禁卫军系统的左
右卫府。直荡都督是其属官，为从四品［14］。是
禁卫军中步游荡队和马游荡队中的将领

［15］。安
知识爵位是千乘县散男，散男是北齐爵位中的最

后一等，品级是从五品下。
有趣的是，墓志记载安备“君种类虽胡，入夏

世久，与汉不殊。此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
说明安备家族虽然是胡人，但是他自认已经在汉

地生活了很久，受到汉地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

已经汉化，和当地的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后一
句典出《荀子·劝学》，用在这里表明当时入华
粟特人的心态。安备“善于白圭之术，蕴而不为。
玄高之业，弃而不慕。”白圭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商
人，玄高即弦高，则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商人，两人

都以经营商业而闻名，这表明安备有商业经营的

才能。众所周知，位于中亚交通要冲的粟特人就
是以经商而著称的群体，《旧唐书》卷 198《西戎
传》记载粟特地区的康国人，“生子必以石蜜纳
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

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
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

所不到。”［16］而玄奘也指出这里“风俗浇讹，多行
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17］结合前面墓志的
记载，笔者颇疑安备家族就是一个粟特商人家

族，安知识也可能是胡商。北齐后期，胡商与上
层统治者关系密切，颇受信用，许多胡商因此进

入北齐政权的上层，安知识或许就是其中的一

个。但安备对于商业却并不感兴趣，甚至放弃了
这个职业。反而是“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室名
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他非常孝
敬父母，在地方上孝悌之行颇著，以至于被认为

是“龙驹”、“指南”，成为地方上的才俊和楷模，

说明安备尽管有商业的背景，但在行为方式上却

受到儒家深深的影响。
据墓志记载，北齐末年的武平年间，“许昌王

莫府初开”，莫府即幕府，而墓志中的许昌王史书
失载，而葛氏前引文亦失考。但爬梳史料，许昌
王是有踪迹可寻的。据洛阳出土的隋《冯忱妻叱
李纲子墓志》中记载其祖“长叉，齐侍中、许昌
王，周少司徒，隋信州总管、相州刺史、上柱国、新
宁密公。”［18］叱李又作“叱列”，《北齐书》卷 20
《叱列平传》记载其子长叉“武平末，侍中、开府
仪同三司，封新宁王。”《北史》卷 53《叱列平传》
也有相同记载。赵万里根据前引墓志援引《隋
书》卷 2《高祖纪下》开皇十七年诏令中“新宁公
长叉”的记载，指出《北齐书》本传中将叱李长叉
隋朝的封爵误为北齐末年所封。对于叱李长叉
在北朝隋初的宦迹，赵万里考订甚详，可参

看
［19］。由此确证，叱李长叉在北齐武平年间的
封爵应是许昌王。另外，洛阳师范学院近年收藏
葬于开元六年( 718) 的《唐臧君夫人临海县君叱
李氏墓志》记载其先祖“长又，齐尚书令，周大司
徒，封许昌王。”［20］长又即长叉之误，尽管墓志对
叱李长叉在北齐、北周的仕宦情况由于时间久远
而有误，但其曾封许昌王应无疑义。这样《安备
墓志》中提及的许昌王就是叱李长叉。叱李长叉
开府置僚属之后，可能由于安备品行出色，他被

任命为开府长兼行参军。这样安备进入了仕途，
根据后面安备的卒年推断，其在武平末年正好

20 岁，因而墓志铭中说他“弱冠释褐”。根据北
齐官制，开府长兼行参军为从八品，地位并不

高
［21］。有意思的是安备虽出身商胡，但在叱李
长叉幕府却勤勤恳恳，表现出色，因而墓志记载

“一参府寮，备经驱使。虽未执断，小心恭奉。时
辈之中，谦直逊顺。”此时在叱李长叉幕府担任此
职务并非安备一人，据《李元暨妻邓氏墓志》记
载，“齐开府仪同叱列长叉坐树论功，盛开莫府。
虚襟待士，侧席思人。引君为开府行参军。辞不
获免，解巾斯任。”则李元也曾任叱李长叉开府长
行参军

［22］。
北周灭北齐后，叱李长叉地位下降，因此墓

志载“遇周统齐，许昌失宠，归于廉之第。”廉之
第不可解，或许有脱文。安备也“君便义绝，遂还
旧庐。”而同时代的李元也在此时“毕志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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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23］。安备本是商胡，并没有深厚的家族背
景，年纪轻轻就回归田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前引葛承雍文章认为安备去官后

生活在阳城，笔者认为证据尚不充分。尽管墓志
记载安备是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但并不能因

此说明安备去官后就居住在阳城。笔者认为阳
城可能是安备先辈进入中原地区的著籍地，著籍

地和居住地不相同在隋唐墓志中也是常有的现

象。而墓志中却明确记载安备退职后“敛志东
罼，归田二顷。”东罼应指东汉洛阳城的东罼圭
苑，据《后汉书》卷 8《灵帝纪》记载: 光和三年
“作罼圭、灵昆苑。”注文称“罼圭苑有二，东罼圭
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罼圭苑周三千

三百步，并在洛阳宣平门外也。”［24］据《河南志》
记载:东汉洛阳城城东有三门，其中的南门称为

耗门，又称宣平门、望门［25］。这样安备晚年应居
住在洛阳城东，而不是登封。
安备去世的具体时间，墓志没有记载。仅记

载他在开皇九年( 589) 十月二十四日被安葬。按
常理度之，安备应该卒于此前的一段时间，如以

开皇九年计，其卒年仅三十四岁，可谓英年早逝，

因此墓志铭称“年始过立，奄归元常。”这样他生
在北齐天保六年( 556) 。
由于安备墓志是被私人挖掘出土的，因而葛

氏前引文仅提到该墓位于河南某地。实际上安
备安葬的地点在墓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即“瀔水
之南，张分桥侧。”瀔水即谷水，葛氏录文“瀔”误
为“洁”［26］。北魏时期的谷水从洛阳城西北流
入，在洛阳城西北角分流，由此向东、南分流绕城
并有部分支流进入城中

［27］。而墓志中提到的张
分桥是汉魏洛阳城一处非常有名的处所，张分桥

位于汉魏洛阳城西清风乡。杨衒之《洛阳伽蓝
记》卷 4 载“出阊阖门，城外七里有张分桥。朝士
送迎，多在此处。”［28］可见这里在汉魏时期是迎
送宾客故旧的重要场所。杨衒之在其下小注云:
“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
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张分桥。或云晋
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为
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语讹，号为张夫人
桥。”可见，当时此桥就有多种称谓。这在文献和
石刻中都能得到印证。如《魏书》卷 58《杨椿传》
载其告老归乡之时，“群公百僚饯于城西张方

桥”。洛阳出土的《张礼暨妻罗氏墓志》记载张
礼夫妇“葬张方桥北二里，却背邙足，前眺洛
川。”［29］从近年来洛阳地区新出土隋墓志来看，
此地在隋代名称还是多种多样，《张颜墓志》则
记载其开皇三年 ( 585 ) 十月葬于张方桥西北二
里
［30］。《王夏墓志》记载其在仁寿四年( 604 ) 葬
于清风乡张方桥冯村之北一里。而《张盛墓志》
记载张盛开皇十二年 ( 594 ) 葬于“邙山之南，张
分桥之北。”《□光墓志》记载他在开皇元年
( 583) 六月葬于“张夫人桥西北二里”［31］。实际
上都是一地。看来这里是隋代前期未迁址之前
洛阳城市居民主要的葬区之一。有意思的是，
《张礼暨妻罗氏墓志》与《安备墓志》中所记载的
安葬于张分桥附近的时间居然是同一天，即开皇

九年( 591) 十月廿四日。据郭玉堂《洛阳出土石
刻时地记》记载:《张礼暨妻罗氏墓志》民国十八
年( 1929) 阴历六月出土于洛阳城东大马村东下
黄村北

［32］。而前述《张颜墓志》据载出土于洛阳
东郊白马寺镇朱村北约三百米。二村相距不远，
可见东下黄村向南、朱村东南不远就是古张分桥
所在。因此，安备的墓地在当时汉魏洛阳城城西
张分桥附近。另外，张分桥所在的洛阳城西是隋
代前期洛阳百姓重要的葬区，如隋虎贲郎将关

明、洛州宗卫长史杨畅、御仗队副桥绍等都葬在
这里
［33］。笔者以为，正因为安备晚年居住在洛
阳，他死后葬于城西张分桥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关于安备的宗教信仰，墓志中没有反

映。葛承雍根据其墓中出土的石榻上祆教色彩
的图案认为安备是一名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后

裔
［34］。笔者认同这一论断。值得关注的是，建国
前洛阳曾出土过葬于隋大业十一年( 615) 的《翟
突娑墓志》，翟突娑是来自于粟特地区并迁居到
洛阳的胡人后裔，他居住在嘉善里，而翟突娑也

具有祆教信仰
［35］。这表明隋代洛阳有一定数量

信仰祆教的粟特人，而且洛阳地区粟特移民的祆

教信仰一直延续到唐前期。根据《唐两京城坊
考》卷 5 以及张 《朝野佥载》卷 3 的记载，此时
祆教祠庙分布在洛阳的会节坊、立德坊及南市西
坊等处。粟特人还经常在祆祠举行宗教活动，
“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
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
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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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

复如故。”［36］

《安备墓志》是目前洛阳仅见的生活在北朝
时期的粟特人的墓志。安备一生经历北齐、北周
和隋三代，其墓志虽然内容简略，却蕴含了丰富

的中古时期社会历史文化讯息，揭示了北朝时期

外国移民进入中原地区的生活状态。我们看到:
作为一名有商胡背景的粟特人，安备是入华粟特

移民的第三代，尽管在宗教信仰上还保持着祆教

的信仰。但他已经遵从儒家的孝悌之道，而且不
愿意从事本民族所擅长的传统商业经营，反映出

入华粟特人后裔身上多元文化的影响。众所周
知，北齐上层社会胡风盛行一时，统治者沉溺于

西域的歌舞、游戏和物品，一些胡人乐工凭借自
己的歌舞技艺，一些胡商则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

接近统治阶层并得到他们的宠信，最终获取高

位。在北齐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

［37］。但对于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胡人
而言，他们更多的是逐渐接受中原社会传统的道

德观和价值观，努力成为汉族为主流的社会群体

中的一员。这方墓志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普通胡
商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汉文化的心态，尤其是墓

志中“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表述说明了此时
汉地粟特人后裔的自我认知。而绝大多数北朝
粟特人后裔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最终融入了汉地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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